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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概只持续了200年，但
“广富林文化”是三个以上海的考
古发现而命名的史前文化之一，其对
于中华文明，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结束
了对青浦“上海之源”崧泽遗址的考察之后，青年报记者由上海博物馆考古部
主任黄翔带领来到了松江“上海之根”广富林遗址。黄翔主任一语中的，他说，

“源”代表着最早，而“根”则代表着不间断。广富林的人们从五六千年前在此定居
生活，这人间的烟火气便延绵不绝，从未消散。而事实上，只有把“源”和“根”的问题
讲清楚，上海才能找到自己准确的历史坐标。 青年报记者 郦亮

现场：
遗址下应该还有珍贵文物
和青年报记者之前探访过的考古

现场或者遗址博物馆都不同，广富林遗
址公园确实是一个“公园”。里面固然
有遗址博物馆，有未发掘的遗址保护
区，但也有酒店，有娱乐设施，所以这更
像是一个沉浸式体验的空间。

“那栋白房子，过去就是一个村民的
家里，我在里面住了300多天。”上海博物
馆考古部主任黄翔对青年报记者说。广
富林遗址迄今经过了4次考古发掘，分
别是1999年、2001年、2003年，第四次
发掘从2008年一直持续到2015年，长
达7年时间。2007年黄翔研究生毕业入
职上海博物馆，次年便进驻广富林遗址
考古现场，这一待就是7年。他就住在
村民的家里，大家都建立了深厚的感
情，直到现在他还会到已搬迁到松江新
城的村民那里，去看望这些老朋友。

黄翔告诉记者，广富林遗址考古发
掘面积达到了7万平方米，“现在你所看
到的遗址公园这些房子下面都经过了
考古发掘。”这些区域出土的文物足以
震惊世人，有崧泽文化的，也有良渚文
明的，当然还有日后被命名为“广富林
文化”的文物。相比青浦崧泽遗址可能
有一段时间无人居住（这只是学术界的
一种推测），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广富
林遗址的五六千年的人类居住史一直
没有断过。直到现在，这里还作为遗址
公园供人学习、体验和娱乐。所以在黄
翔看来，崧泽遗址被称为“上海之源”，
强调的是“最早”，而广富林被称为“上
海之根”，强调的是“延绵不绝”。

黄翔把青年报记者领到了一块稻
田，颇为神秘地告诉记者，这下面应该
还有珍贵的宝贝。这里是广富林遗址
保护区的核心范围。所谓“遗址保护
区”就是遗址内还未进行考古发掘的区
域，广富林遗址公园里这样的区域大概
还有4.5万平方米。这里还保留着遗址
发掘前的样子，正值夏末秋初，田里麦
浪滚滚，湖上波光粼粼，一派江南景
致。而几千年前，上海的先民们就在这
里劳作生活，进行着文化的进化。

发现：
这个做工精良的土台是做什么的？

有一个问题记者此前没想通，就是
黄翔为什么要在广富林遗址考古现场

待那么久，1980年出生的他从28岁一
直待到35岁，几乎将最美好的青春都献
给了广富林考古。黄翔笑了笑说，不久
前上海另一处遗址在发掘，有电视台记
者找到黄翔说准备蹲点采访一个月，全
程记录文物出土的过程。黄翔劝他尽
早放弃这样的想法，因为一个月可能什
么东西都发现不了。考古发掘就是这
样一个耗时耗力耗心的工作，需要有极
大的耐心，但是在黄翔看来，对那些未
知惊喜的探寻也正是考古这项工作最
大的乐趣所在。

在广富林的7年之中，对于良渚文
明晚期土台的发掘让黄翔印象最为深
刻，也是他们团队一个重要的考古成
果。该土台位于广富林遗址公园南区
的中部，建于一处洼地之上，由人工堆
筑草裹泥而成。黄翔说，开始他们还以
为这是一处墓葬，但是后来随着发掘的
深入，他们发现了五色土，就觉得情况
没有那么简单。

这处土台的建造不可谓不繁复。
土质是草裹泥，土台外围采用草铺泥的
结构进行加护，而在土台堆积中，黄翔
他们还发现了两层由红烧土组成的斜
坡状堆积。土台的东侧、北侧发现了一
些与土台方向一致的长条形凹槽，部分
凹槽中发现有竖立的篱笆痕迹，这一定
也与土台的加固有关。黄翔告诉记者，
由于沟槽及篱笆土台上部接近现代地

表，受到严重破坏，所以目前并不能确
定土台是干什么用的。但是依他的推
测，这个土台可能是一个祭祀台。

这个土台的考古发掘，对于认识良
渚文明晚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
此产生的社会分工和社会等级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当然对于了解之后广富
林文化的诞生和演变也有着参考价值。

此外，黄翔他们当时还有另一些重
要的发现，比如广富林其实是一个半
岛，三面临水，离海也不远，考古工作者
当时就对一个滨水古村落进行了发掘，
发现了栈桥等一批重要的遗存。

影响：
让考古年代学精确到了百年
黄翔反复对青年报记者强调，遗址

和文化是两个概念，一个遗址上可能有
多种文化，就拿广富林遗址来说，这里
有崧泽文化、良渚文明，当然也有广富
林文化。

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有三个
考古学文化是以上海的考古发现而命
名的，它们分别是崧泽文化、广富林文
化和马桥文化。广富林文化命名最晚，
大概也就是20年左右的事，这伴随着
考古工作者对广富林文化认识的不断
深入。

黄翔告诉青年报记者，开始广富林
遗址出土的文物，大家也都认为是崧泽
或者良渚时期的产物，但后来渐渐发
现，有的文物和崧泽、良渚时期都不一
样。比如陶鼎，崧泽文化的鼎是扁平而
有脊的“铲形足”或者是“凿形足”，而
到了良渚时期，陶鼎普遍是“翅型足”
或者是“梯形足”，广富林文化时期的

陶鼎和之前就都不一样，其足是侧装的
“三角足”。出土文物的这种差别多
了，学者们就开始考虑这里是不是存在
一种新的文化。最后他们确认，这里存
在一个约4200年到4000年前的广富林
文化。

黄翔说，“广富林文化”的确认意义
非常重大。其一，它填补了良渚文明
（约 5300 年到 4300 年前）到马桥文化
（约3900年到3200年前）中间的空白。
其二，它让考古学的年代学时间精度具
体到了百年，这是考古学年代学的一次
重要的飞跃。当然，这也让松江作为

“上海之根”变得更有据可循。五六千
年前这里就有人生活，现在仍是，这是
人类生生不息的最佳例证。

走进广富林，看上海“前世今生”

广富林遗址公园。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广富林遗址考古出土器物。


